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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东岳坡村的感情热烈奔放。
世俗观念里，往往人以地名，地以人

传。没有出过风云人物，更未孕育出倾城
之貌，至今籍籍无名就不感觉奇怪了。这
里是我的家乡，出生成长在这片土地，曾经
我那年少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的
麻木冷漠，笼罩虚无的缥缈，如今变得沉
实，怀念越发地贴切，尽管伴随贫穷，连赖
以自豪的四合院也凋零成残垣断壁，却有
着刻骨铭心的美好记忆……

村子，是儿时的乐园。那里有翠绿的
田野，清澈的溪流，芬芳的花朵，欢快的小
鸟。伙伴们在田野里追逐，溪流中嬉戏，草
地上打滚，星光下游戏。“麦库——麦库
——”鸟鸣欢实的时候，正是麦熟动镰收割
时节，甭提内心有多高兴。朝思夜盼新麦
面馍，名曰“尝新”。那是可以放开肚皮的
自由，是能跟过年一样的狼吞虎咽。河那
边的水磨有着诱人的神秘，偌大的木质水
轮带动石磨发出轰隆隆声响，兴许是家里
缺粮的缘故，从未有过磨面去磨坊看个究
竟的机会，屋里的苞谷、麦子、豌豆、黄豆，

均由父亲从外村买回的石磨粉碎。我记得
那副石磨用架子车运回，磨芯绑着一块红
布，请好几个蛮实劳力帮忙，安装时的讲究
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都不怎么说话，透着
深沉的庄严。

生产队油坊，方圆几十里闻名，合抱
粗的两根桦栎树，石头凿就的油槽，“哎
哟”一声拎起的油锤和砸下的震耳欲聋，
都彰显着油坊的恢宏气势，吸引好多外生
产队人来这里打油，众伙伴才不在意南来
北往的打油人，只瞅准机会偷吃芝麻、花
生，还有碾滚碾盘上的残存，竹签常能掏
出喷香的惊喜。

门前的泥巴公路，承载通向外面世界
的向往。打陀螺、滚铁环，追赶尘土飞扬
汽车后边闻油烟子，喜欢跟随城市口岸荆
紫关卖窑货的马拉车，无非贪恋摇晃车把
上的马灯明亮光线，还有赶车师傅的馍干
红薯干……

那时候的生活简单而美好，无忧无虑，
自由自在。时光荏苒，岁月如梭，长大了，
走远了，离开故乡，来到山城工作、生活。

在这里，追求梦想，拼搏奋斗，承受生活的
压力与艰辛。在高楼大厦之间穿梭、车水
马龙之中穿行，于喧嚣嘈杂里找寻属于自
己的宁静。

故乡，似乎离我越来越远。然而，乡
愁，却像一坛陈年老酒，历久弥香。每当夜
深人静的时候，会想起故乡的宁静美好，想
起故乡的温馨亲切，想起村落里一草一木、
一砖一瓦、欢声笑语、温馨时光……

乡愁，是门前那条泥巴公路进步到柏
油路连接着山城与故乡的深深思念，那里
有心灵的寄托，更是情感的归宿。远去的
乡愁，就像一首古老的歌谣，时而轻吟浅
唱，时而激情澎湃，唤起过去的无尽回忆。

而远去的村落，如同时光之河的涓涓
细流，无声地流淌在记忆深处，勾勒出一幅
幅静默而美好的画卷。在这个村落里，一
切都显得宁静美好。阳光在树叶间穿梭，
洒在石板屋顶上，如同一幅温暖的油画。
乡亲们过着简朴而幸福的生活，没有喧嚣
浮躁，只有淳朴真实。

在这里，生活如同一首动人的诗歌，

充满静谧和温暖。乡亲们在这片土地上
辛勤劳作，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编织美好
生活。笑容如同阳光般灿烂，散发出人性
的光辉。

然而，随着社会的变迁，这个村落渐渐
地远去。现代化进程改变了众乡亲的生活
方式，曾经宁静的村落变得喧嚣起来，价值
观念也随之改变。

远去的村落没有消失，也不会消失，
它永远留在人们心中。她象征着一种简
单而美好的生活，让人在喧嚣的现代社会
中寻找心灵的慰藉。我的村子与其他村
合并，易名石堰河村。当我在忙碌的生活
工作中感到疲惫时，总会看看这个远去的
村落，站在残垣断壁的院落，重拾那份宁
静与美好。

回不去的是昨天，拾得起的是记忆，有
着暖心人情味儿的村落，总在心底泛起。
远去的村落，是曾经生活的缩影，是情怀的
寄托。当星河取代落日，明月坠入浩瀚，托
起晨曦与清风，捎去我深深的祝福——故
乡安然！

远去的村落远去的村落
朱金华

半山的云如刀，搠刀山的别称
远没有民间口中的松道山淳厚亲切
郁葱的松树曾是最好的柴火
斧砍绳捆，在青烟中度过一生
像我那客串砍柴人的父亲
上山、下山，背负不因高或低减轻

阳光在林间消逝，风吹落松针
植树人走来，补上树苗
一代人代替一代人向大山赎罪
空白被填满，乱石被光伏板覆盖
耸立的电视塔在最高处
角落里留存下借与还的证据
松鼠、白鹤在山间和天空各自安好

戴云山在黄沙岭上，是蟒岭支脉
也是秦岭的伏笔
山这边是家乡，山那边是生活
一生不过是和一个山头
较劲
胜了败了，都长成山的支脉

戴云山
冀志刚

仲夏，从蓝关走来的丹水
性子舒缓而柔静。几尾丹鱼
在水天一色中张望人间喜忧

静水流深，藏起内心的潮起潮涌，或白浪翻滚
流沙默然，浪打礁石、渔船和河岸
阑珊处，月亮怀抱秦声楚韵
细腻柔婉，或粗犷雄浑
丹水都会笑傲江湖

偶尔，丹水会濯洗我的烦忧
更多的时候，跑进水里的月亮
会用慈悲敲打我的自私和虚伪

至于水波中荡漾的诗句
一半是拍打灵魂的浪花
一半是剪不断的乡愁

仲夏的丹水
挚 桦

在去医院的路上，我一眼就看到
那一堆毛茸茸、水灵灵的小鸭子，心
里不由得生出了怜爱之情。

小小的鸭子，站在货郎先生挑
着的箩筐里，跟着货郎先生的步伐，
前 后 左 右 摇 摆 着 ，如 同 在 荡 秋 千 。
看起来，它们一点都不晕，反而很喜
欢跟着货郎先生的脚步去看这个新
奇的世界，多么可爱又不失调皮的
小鸭子。

趁着等红灯的工夫，我给这群充
满着生命活力的小鸭子拍照。在它
们的叫声里，我听到了生的喜悦，也
在它们的摇荡中感受到生命的韵律。

只是它们的命运会如何呢？我
边走边思索着。记忆中，童年里的小
鸡小鸭被货郎挑着来村子里，婶子、
大娘，还有我妈总会在讨价还价几个
来回后一家购回几只来养，此时的它
们是被当作家禽养的，被放养在院子
里，房前屋后游荡着觅食，晒晒太阳，
啄啄虫子，快乐地活着。如今的小鸭
子，大多被货郎先生挑着在城市里在
学校旁售卖。小孩子们喜欢它们的
可爱，大人们便买来给孩子们当宠
物，买了回家，养在一只小小的笼子

里，吃的喝的自是不用愁，可是鸭子
或也失去了不被束缚的快乐，渐渐地
失去了活力，直到孩子们没了新鲜
感，它们的命运被一个“玩”字操纵
着，自由不得，洒脱不得！

我们小时候，同样是在农村被放
养的，家里孩子多，农活多，父母几乎
每日劳作在田间，根本无暇顾及孩
子。饿了饭自己做，渴了水龙头的水
任意喝。学习是自己的事儿，没有任
何的学习班可以报，写完作业还要寻
思着给猪割草。然而我们也有自己
的快乐，在绿油油的麦地里打滚儿，
在村子的东头到西头没命地疯跑，没
有人时刻跟在后面操心磕着碰着，更
没有做不完的作业。那时的我们和
童年里的鸭子一般，是无忧无虑天真
又快活的。现在的孩子，自是不愁吃
不愁穿，但被四四方方的天地保护
着，刚一上学就要被考虑报各种兴趣
班，家长们以爱的名义绑架着孩子，
为他们的未来筹谋。他们的童年不
重要吗？他们的快乐不重要吗？

若爱，就请为鸭子找一片自由的
天地；若爱，就请给孩子松松绑，给他
们更多的自由、快乐和陪伴！

鸭子和孩子
赵艳艳

童年就像一朵云，有了它，
人生的天空才会更加湛蓝；童年
就像一条鱼，有了它，回忆的江
河才会更加清澈。我的童年是
一块块石头、一只只萤火虫，在
我的记忆里留下了很深的印痕。

七月的阳光从厚大碧绿的
枇杷叶中透过时，我跟着爷爷奶
奶回老家避暑。老家有很多树
林和竹林，一条小水沟沿村而
过，沟水清澈，时常有鱼群从中
游过。虽然那里信号差、交通不
便，只有公路边的那家小杂货
店，但对我来说是一块乐土。

陪我一起玩的几个小伙伴
中，敏儿和我年纪相仿，自然也
玩得最好。平日里，我们会绕
着院子里的小路去游玩，摘树
叶、搭帐篷……从玩耍中收获
色彩斑斓的野花、流着汁水的野果、奇异的石头……

我最期盼的是去河边捡石头。有次奶奶要去田
里摘菜的时候，我就约上小伙伴们一起。快要出发
的时候，天突然变了脸，几朵乌云飘来，淅淅沥沥地
下起了雨。见去不成了，我轻松的心忽而沉重起
来。奶奶安慰我说：“一会儿雨就停了，雨后的河边，
捡石头才有意思呢！”

当我再次向窗外看去时，雨滴从碧绿的叶子上
滴落，土地被雨水滋润，看上去丰沛了许多。天晴
了！我开心地跳下床，穿好鞋，蹦跳着和小伙伴向河
边进发。一路上，阵阵竹叶的清香夹杂在微风里，别
提多舒服了。

到了河边，看着一个个奇形怪状的石头，我迫不
及待地跑上去捡。捡累了，我们一起打水漂，比赛看
谁扔得远。欢声笑语中，太阳落山了，我和敏儿坐在
同一块大石头上，看着天边橘红的夕阳，我们约定好
以后还要来这里捡石头、扔石子、看夕阳。

直到天黑，萤火虫开始在树林里飞舞，我们才
依依不舍地提起凉鞋，手
挽 手 往 回 走 。 回 去 的 路
上，虽然石头硌脚，但我们
走得很开心。

童年的萤火虫，它的光
虽然微弱，但在我的内心深
处永远亮着。（作者是山阳中
学高一（17）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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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见喜老师恰似文学浩渺苍穹中熠
熠闪耀的星辰，在文学广袤天地里的成
就令人敬佩。他的散文创作，行文恰似
行云流水般自然畅达，笔触灵动，妙笔生
花；他既是传统文化的虔诚守护者，更是
评论领域的大家。与他的初次邂逅，源
于对其散文佳作的品味，而后研读那部

《贾平凹传》，使得我对他的尊崇与仰慕
之情愈发深沉。相识已十余年，他的文
学才情与人格魅力令我心生敬仰。每次
相逢，我皆会笑意盈盈地说：“我与您可
是老乡哟！”有人则面露疑惑之色：“孙见
喜老师乃是商州人士，你怎宣称与他是
老乡？”实则，此言论绝非妄言。

若要追溯与孙见喜老师的老乡渊源，
古老的古栎阳必然得被提及。在先秦时
期，商鞅于此徙木立信，大力推行变法，
促 使 秦 国 日 渐 昌 盛 ，最 终 成 功 统 一 天
下。商鞅变法之地位于阎良，其封地则
在商州。如此看来，商鞅仿若一条隐匿
的丝带，将阎良与商州紧密地联结在一
起。无独有偶，历史如此，今之文化名人
亦不例外。孙见喜老师曾言，他的故乡
若回溯至两百年前，就在荆山塬的孙家
庄。这般说来，我与孙见喜老师是老乡，

绝非无稽之谈。
孙见喜老师为人很热心。商洛诗歌

学会成立时，远洲邀请了孙老师，孙老师
爽快地应承下来，并帮忙从省上邀请嘉
宾。他邀来了西北大学的杨乐生等人，诗
人杨莹也在受邀之列。那日，他在西安召
集了一车人，出城后到加油站加油，刚行
驶一段路程，便望见前方有一美女笑靥如
花，优雅且斯文地朝他挥手。他好奇地探
头观看，与车上的作家们戏谑道：“瞧瞧，
人家美女冲我笑呢，莫不是对我暗送秋
波？”美女见他目不转睛地看自己，便开口
说道：“师傅，您可别走神哟，您的油箱盖
还没盖好，这样开车实在危险。”孙见喜老
师这才恍然大悟，人家美女对他笑，并非
因为他的英俊。孙老师自我解嘲道：“看
来我的英俊还未达到夺目的程度，人家美
女瞧不上咱哟。”他那诙谐的话语，逗得作
家们哄堂大笑。作家们与他同行的这一
路，皆是欢声笑语，其乐融融。在他的鼓
励与支持下，商洛诗歌学会成立大会办得
有声有色。他还带领作家们前往自己家
乡，让众人品尝了一顿饱含温情的家常
饭。此次活动，众人皆心满意足，欢乐无
尽。此刻，无人再抱怨被孙见喜“忽悠”到

商州这一回事了！
孙见喜老师牵头创立了真元文学社，

社员遍布陕南地区与西安市。他为真元
文学社会员搭建了对外交流的平台。去
年寒冬，他组织文学社成员前往铜川市
的和谷文学馆开展文学创作交流活动。
我虽并非文学社成员，但有幸参与了此
次交流。在他的激励与鼓舞之下，众多
文学爱好者在写作之途不懈努力，取得
了令人欣喜的成绩。

最近，我与孙见喜老师一同参与文学
活动。在采风中，我们看到庄稼地边有
一棵辣椒，枝繁叶茂，郁郁苍苍。孙见喜
老师心生好奇，摘下一个匀称秀美的红
辣椒。此时，一位中年女作家款步走来，
他微微一笑，拿出红辣椒说道：“此辣椒
鲜嫩至极，是冉学东给你的。”女作家含
笑回应：“孙老特意相赠的红辣椒，我怎
可拒绝？不然，我可就得罪人了，这个亏
我可吃不起哟！”孙见喜老师抛出此有趣
的“包袱”，女作家接得恰到好处，二人犹
如说相声一般，一唱一和，几句俏皮的玩
笑话，让众人开怀许久。同行的女歌唱
家业余热衷于写作，对孙见喜老师崇拜
至极，故而在卧龙山庄采风时，便热情似

火地拥抱了孙见喜老师，这一幕被人抓
拍下来。我“趁火打劫”，索来照片，说
道：“此张照片颇有看点，我欲发至朋友
圈。”孙见喜老师赶忙阻拦。我说：“要我
不发也行，您须给我两幅作品，此事便可
作罢。”他道：“学东呀，你这分明是在敲
诈我呀！”众人皆笑。孙见喜老师言此地
无写字的条件，他这人向来不喜欠人情，
今日他唱一首陕南民歌，就算还了我人
情，就此两清。这一“敲诈”，换来孙见喜
老师主动亮嗓，他的歌声抒情且饱含深
情，让人惊艳。我方知晓，他时常与汉唐
古乐社的成员交流，且他还是一位词作
家，对歌曲的领悟比常人深刻许多。与
孙见喜老师这样多才多艺的作家一同采
风，收获满满。

孙见喜老师喜欢讲笑话，时常逗得大
家捧腹大笑。他的幽默不单是为了引人
发笑，更是一种处世态度，让他在面对艰
难险阻时能够从容淡定，乐观豁达。此
外，孙见喜老师还对年轻作家的成长关
怀备至，总是激励我们勤读勤写，不断提
升自身的文学素养。他的指引与建议让
我受益良多，也让我在文学之路上愈发
坚定，奋勇向前。

孙 见 喜 素 描
冉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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